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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师的趣闻轶事》（河南文艺出版社）收

集了很多大师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讲述大师的日

常生活、处世态度、学问格局、师生情谊、人生抉择

等方面的故事，重温一代学人风骨与精神，让读者

更直观地领略大师风采。这部书和此前的《南渡北

归》等一系列描写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作品相比有

何特别之处？

岳南：《南渡北归》等作品着重描述民国文人的

苦难与悲伤，《大师的趣闻轶事》更侧重于通过大师

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性细节来呈现其形象、精神、风

骨，力求深入浅出，可以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有所

收获。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本能让人了解大师日

常、引发思考并激励人往前走的书。

记者：您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写了考古题材，

为什么会对这一类题材感兴趣？

岳南：我是考古文学的第一人，是我开创了考古

文学的先河。我从小对刨坟掘地感兴趣。小学与初

中时学校要盖养兔子、养猪的小二层楼，没有砖木，

要求学生们刨墓，把村里坟墓的砖块拣出来再利用

（当时正好提倡火葬、把坟墓迁到村外集中埋葬）。

我是三好学生，刨得最多，一天能刨五六十个，能拣

二三百块砖，是“刨坟掘墓专业户”。

1990年5月，我那时已经当兵并且考入了位于

北京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现更名为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文学系读书。五一节，我借假期去北

京昌平县明十三陵区旅行，当时就被十三陵的环境

和陵寝的宏伟壮观震撼到，与我的爱好、兴趣、知识

储备相撞了。于是，我做了一系列采访，决心写一部

长篇，就是《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我

在军艺读书的第二年，有半年实习时间，老师说你可

以再利用这半年写写兵马俑的发现发掘，这个是与

军队、军事文学有关的。我于1991年春节过后赶到

西安，从早到晚每天采访，忙碌了半个月返回北京，

用了五个月时间写完了《复活的军团》，叙述秦始皇

陵兵马俑的发现情况，以及大秦帝国军队编制、作战

情形，当然还有与秦帝国同时存在于世的马其顿帝

国、罗马帝国的军事与作战情形，我把当时地球上的

三个帝国作了对比，完成了一个立体的秦帝国时代

人类军事与作战的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

那时我就意识到，讲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除了历史文献，考古与发掘的地下

文物是最有说服力的，近些年我们发现，中国几千

年的文明史正是通过考古发掘走向世界并被学术

界认可的。

记者：谈谈您的阅读经历吧，对您来说，最重要

的读书经历是哪一阶段？

岳南：还是在农村听老人讲故事。我从小爱读

历史、读文学，战争题材的书看了不少，看的电影也

多数与抗战有关，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作

战》《南征北战》等。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隋唐演

义》《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矿山英雄

传》……听老头老太太们讲了很多，我现在还能说出

《矿山英雄传》一百回里的人物。

1979年我报考了诸城师范学校，落榜孙山——

不是排在孙山之后，隔着孙山一千多名。我只好回

家种地。等到第三年，终于有机会到日照边防当兵，

1984年又考上了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在此期间写写

诗歌，在报纸发表了一些作品，被作为人才推荐到武

警山东总部政治部电视新闻报道组，成为宣传干

事。从1985年开始，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在济南看

了点书写了点东西，给“人民子弟兵”栏目写报道，给

《解放军报》等几个对口的报纸投稿。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两年学习对我来说是最重

要的。像蝉蜕皮一样，一下子飞出来了。当时的系

主任是王愿坚，老师有朱向前、黄宪国、张志忠、刘毅

然等，都很年轻，但是军艺从全国各地请来最好的老

师，像北大的钱理群、北师大的王富仁讲鲁迅——直

到现在，我认为鲁迅研究超过他们的不多。蓝棣之、

王扶汉、牟钟鉴、孙绍振等名师，包括把著名作家王

蒙、林斤澜等请来军艺上课，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很大

冲击，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

爱因斯坦关于国家的观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

的祖国”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的冲击十分了得。

西方的文学、拉美文学被猛烈地灌输到我们头

脑中，三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当然还有

尼采、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读懂读不懂先买一

本看看。看懂就看懂了，莫言看懂了，写了《红高

粱》；刘震云看懂了，写了《新兵连》。看不懂了就拉

倒，关键是悟性。

记者：您写考古、写历史题材，写过军旅题材的

作品吗？

岳南：我早年写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军旅题

材的作品。从军事文学来说，自1950年始，大部分

是有关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华北的敌后武工队、江

南的沙家浜阿庆嫂打鬼子。

《复活的军团》描述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发掘

经过，但属于军事题材，先在军中大型刊物《昆仑》首

发（当时名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后来由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再后来，随着我转业到地方工

作，军事题材就很少写了，但继续在考古园地里耕

耘，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西汉亡魂》《日暮东陵》

《绝代兵圣》等“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到了

2003年春天，我到四川采访完三星堆发现、发掘的

人与事，一个人独自坐在四川省博物馆门口旁边茶

场喝茶，突然眼前闪过一道蓝光，继之感觉上帝敲响

我的额头，告诉我说：你应该到四川宜宾的李庄去看

看，那里有你值得写的东西。

记者：这个有点玄妙。从考古到民国时期的知

识分子，这一转折是必然的吗？

岳南：一点也不玄妙，所谓夜有所思，日有所梦，

就考古这门学问而言，现代的田野考古与民国时期

的知识分子之间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学术传

承没有断裂。中国的考古学诞生是源自瑞典地质学

家安特生博士受聘来华，于1921年发现河南渑池的

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为标志的，而真正由中国人

大规模实践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的

发掘。这一发掘在撞开湮没三千多年的殷商五朝大

门的同时，也揭开了商朝晚期270多年王国的真面

目，这个发掘历经十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前才被迫结束，十年间出土的器物和考古的伟大成

就轰动了世界。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傅斯

年，历史组主任陈寅恪、语言组主任赵元任、考古组

主任李济，以及大将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郭宝

钧、刘燿、王湘、尹焕章，以及后来的夏鼐、吴金鼎等

成为考古界的明星大腕儿备受后来者尊崇。而这一

批大师的徒子徒孙，正活跃在现代考古发掘第一线。

此前我写考古题材的作品经常遇到李庄这个

词，我原来以为李庄只是一个村，到了之后出现在我

眼前的是一座基本保持原貌的古镇，“九宫十八庙”

基本保持完好。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

段，日本军机对撤往昆明的学术机构进行狂轰乱炸，

撤往昆明的一些学术、研究单位如西南联大等无法

继续待下去了，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史

语所、经济学所、中央博物院、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

大学，甚至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民营的中国营

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开始撤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

地方”，这就是四川宜宾南溪县的李庄镇，这一批师

生和学者共一万多人在李庄呆了六年，直到抗战结

束后的1946年才返回南京和北平。

傅斯年的故居包括他的床和油壶都在，梁思成、

林徽因夫妇的故居都保存下来了，与傅斯年、董作

宾、李济、梁思成等有过交往的老人还在，还能谈一

些轶闻趣事。我住了一周，探寻、访问，在一个种猪

场找了间房，待了一个月，后来回到北京，写完了《天

赐王国——三星堆的发现发掘》，接着写出了《李庄

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后来又写了

《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朋友》《陈寅恪与傅斯年》

和三卷本的《南渡北归》。

记者：如果您张罗一次宴会，会请哪些人参加？

岳南：梅丽尔·斯特里普、凯瑟林·赫本、奥黛丽·
赫本、葛丽泰·嘉保、玛丽莲·梦露、英格丽·褒曼，另

外有张曼玉，关之琳、温碧霞、范冰冰等。别的有名

无名者就在一边站着看看罢。 据《中华读书报》

岳南，作家，著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学

与大师》《南渡北归》等作品

岳南：考古文学第一人


